
国外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进展与前瞻

左 璜，黄甫全
（华南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同伴互助学习，作为一种新型教学理念在国外发展十分
迅速，目前已呈现出三种主要样态：教学组织形式、课程以及思维训练工具。 未来的同伴互助学
习除沿着“学习领域”、“培训领域”、“院校合作方式”三条道路推进外，其自身形式的拓展以及与
信息技术的结合也将展现出无限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对同伴互助学习所展开的元研究则可望
发展为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以开放式的系统思维为特征的整体化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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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风靡欧美的建构主
义迅速波及到各个学科领域， 一场彻底改变人类
学习理念与方式的革命正悄然兴起， 它带来的不
仅仅是知识观的改变， 同时也触发了学习发展观
的变革，教育领域的学习观、教学观都相应地受到
了冲击。 “同伴互助学习”（Peer-Assisted Learning，
简称 PAL） 正是迎着这样一场学习理论的风云变
革而孕生出的一种新的教学策略或学习方式。 从
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自发形成的同伴学习活动，
到 18 世纪 60 年代较规范严格的“导生制”（moni-
torial system），时至今日，于历史中沉浮的“同伴互
助学习”在新思想的潮涌中汲取着生长力，其发展
的现状与研究前瞻将为我国未来的教与学及其研

究领域带来新的启示。

一、同伴互助学习的概念与基本要素

在国外，从学生学习的视角来考察，英国的托
平（Topping, K.）教授和美国的尔利（Ehly, S.）博士
在 1998 年出版的 《同伴互助学习》（Peer-assisted
Learning）一书中提出：“所谓同伴互助学习，是指
通过地位平等或匹配的伙伴（即同伴）积极主动的
帮助和支援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 ”［1］ 美

国的道格拉斯·弗彻斯（Fuchs，D.）和里恩·弗彻斯
（Fuchs, L. S.） 教授于 20世纪 80年代初就着手开
始进行同伴互助学习策略 （Peer-assisted Learning
Strategies）的研究与开发，其主要指向的是将学生
以配对的形式组织起来开展学习活动， 有具体的
操作程序， 它特别强调在班级范围内开展一对一
的学习活动以照顾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这一特殊
的学习活动是基于维果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的
“社会建构”理念而发展起来的，因为儿童的社会
体验是个人开展活动， 发展内在心理功能以及形
成个人文化的前提条件。 同伴互助学习实质上就
是聚焦于课堂教学中常常被忽视的生生之间互动

这一社会活动， 从而发挥其所具有的潜在的积极
作用。
若从教师教的角度来看，“同伴互助学习”实

际上也是一种在课堂内外让学生成为 “教学指导
者”的一系列教学活动。 ［2］它是作为教师专门教学

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补充教学策略， 但又绝不能完
全取代教师专门教学， 教师在开展这一特殊教学
活动过程中需要对学生进行细致的组织和指导，
教师角色转变为指导者。 ［3］ 这一活动主要是基于

“通过教来学习”这样的理念而开发的。 认知心理
学的研究成果显示， 教他人和向他人解释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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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都是最好的用来促进认知精致的方式。
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考察同伴互助学习， 其根

本特性就是一种学习活动。 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基本要素：1）互惠关系的建立，形成共同目标和责
任。 已有研究显示，同伴之间互惠关系的建立比起
小组合作学习具有更强烈的目标联合意识， 其同
伴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更积极。 2）学习共同体
的形成。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信任学生并为其自治
创设条件， 即为发挥生生互动之间的优势潜能提
供了可能， 当然条件创设的优劣则取决于教师的
活动（包括课程教材的处理、课堂结构的组织、课
堂氛围的创设等等）。 3）个性化评估的建立。 整合
个别化评价技巧的课堂教学更加重视自我参照的

标准和个人的进步 （与标准化评价是相对的），它
对于学业成果和自我效能感方面的影响是重大

的。 ［4-5］

二、同伴互助学习的应用现状

同伴互助学习在国外发展近三十年来， 至今
已形成了两大主要流派：一派是以英国的托平、美
国的弗彻斯、格林伍德（Greenwood, C. R.）以及樊
图佐（Fantuzzo, J. W.）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主要
关注同伴指导（Peer Tutoring, 简称 PT）。 同伴指导
主要指针对具体的课程内容， 具有清晰的程序结
构的交互学习活动，在此活动中，学习者被具体指
定为指导者和被指导者。 ［6］它废弃了旧时的线性操

作模式———由教师到代理指导者再到学习者，而
采用了能力相差不大的同伴结合形式， 在此基础
上，由于提倡学习机会公平，格林伍德提出了全班
配对学习模式 （Class -wide Peer Tutoring, 简称
CWPT）, 樊图佐等人则开发了互惠配对学习模式
（Reciprocal Peer Tutoring, 简称 RPT），这些模式均
能对指导者及被指导者发挥有益作用。 另一派主
要是以斯莱文（Slavin, R. E.）、约翰兄弟（Johnson,
D.W. & Johnson, R. T）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提倡
的合作学习 （Cooperative Learning, 简称 CL） 被定
义为 “为了追求共同的具体目标或成果而结构化
的积极互赖”。 ［7］实际上，小组合作学习常常面临着
认知冲突、组内及组间的非良性竞争的困境，因而
布彻斯（Buchs, C.）等人提出了切块拼接（Jigsaw）
模式。 尽管小组合作学习被证明对学生的认知能
力和非认知能力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但其结构问

题却总是带来 “一人代替小组”、“忽略边缘人士”
等现象的产生， 而配对学习则被证明是能更有效
地避免学生游离现象的同伴学习方式。 因小组合
作学习在我国已介绍颇多， 故本文将着重就同伴
互助学习中的同伴指导及相关形式进行探讨。
同伴互助学习其有效性已获得充足的实验证

明，现已在教育教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并已获得许
多难能可贵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丰富的、系统的理
论体系。 总的来说，同伴互助学习适用对象不分年
龄、种族、性别、社会地位，适用范围不分学科、不
分地点、不分组织。 从同伴互助学习所发挥的功能
来看，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探讨。

（一）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同伴互助学习
同伴互助学习在教育教学中的表现形式一般

分为两种：非结构式（渗透式）和系统结构式，也有
学者称为自发原初的和系统完整的。 前者往往是
指学生自发的、未经过任何训练地组合在一起，互
相指导、互相帮助的学习行为，这一活动的有效性
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一般来说，学者们提倡使用系
统完整式的同伴互助学习 （主要包括同伴指导和
小组合作学习），因为大量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其对
于学生目标学习领域的学业成就、社会交往技能、
情感态度价值观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强调生生互动是同伴互助学习的基本出发

点， 而结构性强又是同伴互助学习的基本特点之
一。 因而，采用同伴互助学习能改善传统单一的师
授生受式教学组织形式， 并衍生出各种具有特色
的程序结构模式。 全班配对学习模式（CWPT）和互
惠配对学习模式（RPT）是比较常用的两种。根据组
合对象能力的不同， 又可分为同质配对和异质配
对， 组合对象年龄的差异又产生出同龄组合和跨
龄组合；根据机构和地点的不同，可以产生同机构
组合和跨机构组合，校内、课堂内配对学习和课外
配对学习 。 其实施的一般模式是 ： “选拔参与
者———描述职责———训练指导者———实施活动程
序———评价”。［8］采用全班配对学习模式（CWPT）即
要按照教学目标将全班学生进行配对组合， 也可
将配对学生再分成两大组进行竞赛 （视教学情况
而定）， 配对学生的角色分别是指导者和被指导
者，每次学习活动时角色都要进行轮换。 接着围绕
学习任务、目标，如何做指导者和如何成为学习者
进行培训指导， 教师在此基础上将教学内容以同
伴互教的形式呈现出来， 最后采用前后测评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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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检测的方式来进行反馈评定。 ［9］为帮助低学业

成就学生而产生的互惠配对学习模式（RPT）其更
强调按一定的程序结构来学习， 同龄学习者组合
后参加介绍性会议，讨论如何互相帮助，而后布置
联合作业（Teamwork），包括设定共同目标和讨论
合作方式， 最后在互助学习单的指引下进行有序
的学习。 ［10］

（二）作为课程的同伴互助学习
由于同伴互助学习强调系统性、结构性，目前

已在各学龄阶段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同伴互助学习

课程。 以弗彻斯等人为代表的团队通过总结多年
来的研究成果，开发了专门的阅读、数学和英语学
习的指导计划和教材（包括 VCD等指导教材）。 而
托平教授也专门主持开发了同伴学习中心， 这一
中心主要研究开发有关同伴互助学习的阅读、拼
读、写作、数学、科学和语言学习方面的课程，同时
还把指导对象拓展到家长、志愿者。 在欧洲，自从
普通医疗协会（The General Medical Council）在《明
日医生》（Tomorrow's Doctors）上宣称医学专业的毕
业生应具备适当的教学技能开始，PAL 的成果在
英国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 2007 年欧洲医学教
育协会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
rope，简称 AMEE）发布了指南《同伴互助学习：设
计和实施的框架 》（Peer assisted learning：a plan-
ning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AMEE Guide
no. 30 ）, 最近又出台了增补文件 （AMEE Guide
Supplements：Peer-assisted learning：A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这一系列文件的颁发
促使许多大学开始尝试开发专门的同伴互助学习

课程从而帮助医疗保健专业的学生发展教学技

能。 发布的指南首先旨在辅助课程开发者、教育研
究工作者和组织者开发和实施他们自创的 PAL，
这个 PAL 计划的框架包括 24个问题，共分为 3个
部分，每个部分有 8个问题。 每个问题都将结合现
有文献和相关主题来进行讨论， 同时用最近在爱
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所开发的
项目来作为范例。 通过思考这 24 个问题，尤其是
在小组内进行讨论， 能帮助读者更有效地理解和
开发出基于当前教育理论、 已有 PAL 研究文献和
基于当地实践背景的可用的 PAL 课程来。 ［11］一般

来说，开发、设计和实施 PAL 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
12个因素：背景、目标、学科、参与者、互助技巧、接
触时间、学习材料、训练、过程监督、评价学生、评

估课程以及反馈调节。 ［12］

（三）作为思维训练工具的同伴互助学习
大部分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结果证明其对不

同对象的学业成绩、社会交往技能、情感态度价值
观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3］随着对同伴互助学习

的深入研究与发现，同伴互助学习对学生认知、元
认知能力的影响， 即对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影响也
开始受到关注。 近年来，同伴互助学习作为一种思
维训练工具也逐渐受到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青

睐。 一般来说，思维技能主要有三种传统的教学方
式：1）嵌入式（Embedded），在一些传统的学科中添
加思维训练课程， 如科学课程；2） 渗透式（Infu-
sion），在所有课程学科中渗透思维技能训练；3）附
加式（Bolt-on），采用游戏等形式开展专门的、抽象
的思维训练式活动。 ［14］ 最近， 由麦克金斯特利
（McKinstery, J.） 与托平教授等人研究开发的配对
思考 （Paired Thinking） 模式就专门采用同伴互助
学习的方式来训练思维技能， 也被称为是第四种
方式。 配对思考模式是来自长期存在的配对阅读
（Paired Reading）模式，因此实施配对思考模式，首
先要对参与者进行配对阅读的训练， 它包括阅读
前、阅读中与阅读后三个阶段，阅读前需要对阅读
对象的结构、类型、难易程度以及读者自己的目标
有所思考，阅读中要求思考作者写作意图、含义、
真实与否，并预测内容、进行联想，阅读后要总结、
评价、回忆和拓展。 ［15］ 实验结果显示，加入思维训
练的同伴互助学习对思维技能的影响是十分积极

的。

三、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进展

关于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至今所涉及到的主

题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部分是有关其理论
基础和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另一部分则主要是
有关实践应用方面的研究。
在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又包括三

个方面， 第一部分是关于同伴互助学习的理论基
础的研究， 涉及到教育心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以
及课程与教学领域拓展理论的研究； 第二部分则
是针对同伴互助学习本身的优化理论研究， 如设
计有关这一学习方式的程序时应注意什么， 以及
提高实施有效性的策略有哪些等问题的研究；第
三部分则是有关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关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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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讨论是否能将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以同
伴互助学习为中介结合起来。 目前已有研究者构
建了同伴互助学习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从这个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看到， 同伴互助学

习就是由表层认知到策略认知再到深层认知，以
及由陈述性知识发展至程序性知识再到条件性知

识的反复循环， 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同伴互助
学习是如何产生积极效应的。
处于发展时期的同伴互助学习研究目前关注

实践层面居多， 其研究的问题则大致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一）同伴互助学习对不同人口特征学生的学
习影响研究

研究者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开展了相应

的干预实验研究， 诸如美国以弗彻斯为代表的研
究者们开展了同伴互助学习策略对幼儿园儿童、
一年级、 二至六年级， 以及高中生的阅读影响研
究，在英国，则已开始了同伴互助学习在大学生学
习中的影响研究。 ［16］在同一年龄层次上，研究者们
又针对不同的智力水平，如高学业成就水平、中等
水平和低学业成就水平、 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等开
展同伴互助学习的比较研究，与此同时，还有研究
者拓展到了不同种族、 不同类型或地区学校的学

生、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学生以及不同性别
学生的比较研究。

（二）同伴互助学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或非学
业成就的影响程度研究

同伴互助学习这一教学策略或学习方式是基

于提高学生（尤其是学困生）的学业成绩，照顾班
级个体差异而提出来的。 因此，研究者们大多关注
同伴互助学习对于各科学习的效果研究， 已有的
研究主要包括对阅读、写作、数学、第二语言等课
程的研究，后又拓展到体育方面的影响研究，在大
学里已拓展到法律、商业研究、环境科学、医学临
床等多门学科的影响研究。 随着各方的重视，相关
研究日渐深入，例如在阅读方面，逐渐开始对具体
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如研究同伴互助学习活动
对学生的音素分析或阅读流畅性的影响。 此外，有
少量的研究开始涉足同伴互助学习对学生态度、
自我概念、社会性和行为水平等所产生的影响。

（三）同伴互助学习本身各因素及其不同类型
的实施活动的对比影响研究

从同伴互助学习活动的内部机制进行分析，
其组成成分的研究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其
中主要成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 使用互相
依赖的奖励或奖赏；2）为学生自治提供机会；3）创

组织和投入 效果交流沟通搭脚手架和错误管理认知冲突

根据情境增减、调整和重新建构

互为主体，共同建构认知能力

记忆保存、实践直到自动化程度 概括并普遍化进行推广

反馈并进行强化

自我监督、自我调节

元认知能力 自我归因、自尊

图 1 同伴互助学习的理论基础影响效力的系列过程
资料来源：Topping, K. J. & Ehly, S. W.. Peer assisted Learning：A framework for consulta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2001, 12：1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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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学习机会；4）个性化的课堂课程；5）评价程序。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 对于上述因素与同伴互助
学习的影响结果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采用元分析
的研究方法， 将所有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
整理和数据分析， 从而发现以上成分各自与干预
实验研究结果之间的关系。 ［17］

研究采用对比不同的活动方式对学习结果的

影响，如组合搭配方式、干预实施的时间长短对结
果的影响比较。 其中主要包括不同年级或年龄的
同伴组合方式的比较研究， 课堂内的同伴互助学
习研究以及课堂外的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 组合
的学生可以是异质搭配或者是同质搭配。 干预的
时间在单一的实验研究中没有涉及， 但是有研究
者对同类的干预研究进行过结果对比研究。

（四）同伴互助学习的优化策略研究
除关注同伴互助学习的有效性与内部结构影

响之外， 许多研究者还开始聚焦于对其优化策略
的研究。 如对同伴互助学习开展的学习环境进行
描述和研究， 以期能发现学生在同伴互助学习氛
围中的真实学习状况， 减少同伴互助学习原则与
实施现状之间的差距， 更好地理解同伴互助学习
是怎样具体起作用的， 以及促进学习过程的精细
化。 ［18］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多样化的教学策略
比单一的教学策略的教学效果要好， 所以研究者
开始尝试将同伴互助学习这一教学策略与其他教

学策略进行整合来寻找同伴互助学习的优化措

施，如在同伴互助学习中加入小型指导课程，对比
其不同的效果； 在同伴互助学习中渗透计算机辅
助的逻辑意识学习策略之后的影响研究； 结合同
伴互助学习和课程基础测验方式 （Curriculum-
Based Measurement）来开展研究；还有探索将同伴
互助学习教学策略与游戏教学策略相结合的研究

等等。 针对实施同伴互助学习活动后无反应的学
生， 有研究者专门就此进行了补救措施方面的策
略研究，采用延长同伴互助学习时间、修正的同伴
互助学习程序和采用成人一对一的指导学习分别

进行了对比研究。 ［19］

四、同伴互助学习的未来展望

经过多年的实践， 同伴互助学习已显示出了
巨大的发展潜能，当前其应用正沿着“学习领域的
开发”、“培训领域的开发”以及“院校合作方式的

开发”三条道路在推进。 学习领域的开发，包括学
习过程的开发和学习内容的开发。 在学习过程的
开发上，主要问题包括，同伴互助学习是否以及怎
样对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投入、学
习策略以及学习结果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如何
开发同伴互助学习的有效实施策略与技术？ 如何
开发同伴互助学习中教师有效组织策略和技术？
在学习内容的开发上， 学科课程与教学专家正在
将同伴互助学习推广到所有学科、专业与课程中，
主要问题有， 同伴互助学习是否以及怎样对不同
内容的学习和教学产生积极作用？ 如何开发特定
学科内容的同伴互助学习有效策略与技术？ 培训
领域的开发， 则包括教师培训课程的开发和学生
培训课程的开发。 培训领域的开发，就是针对学校
师生的有效教与学需要， 将同伴互助学习研究的
成果分别开发为教师培训课程和学生培训课程，
供教师教育、 校本教师培训和学校学生选修课程
使用，开发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同伴互助学习课程
是否以及怎样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产生积

极作用？ 如何开发学生选修同伴互助学习课程的
有效教学策略和技术？ 同伴互助学习课程是否以
及怎样对教师专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如何开发
教师进修同伴互助学习课程的有效教学策略和技

术？ 院校合作方式的开发，指的是来自大学的研究
者与来自 中小学的教师合作开发同伴互助学习，
所面对和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学习领域的开发”和
“培训领域的开发”两大方面问题的综合体。 这三
条道路， 为同伴互助学习研究的前景展现出了一
片广阔的天地。
与此同时， 同伴互助学习自身的发展也不容

小觑。 其自身形式在发展中已逐渐得到拓展，并形
成了同伴咨询与教育（Peer Counselling and Educa-
tion），同伴评价（Peer Assessment）、同伴监督（Peer
Monitoring）等多种有效形式，这为进一步细化、深
化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另外，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同伴互助学习
提供了成长的另一片天空，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关
注同伴互助学习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应用， 并出现
了虚拟的同伴互助学习活动以及相应的课程。
关于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笔者认为，未来的

发展也将朝着以下方向迈进。
（一）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
1. 从以实体为中心的研究思路过渡到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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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同伴互助学习作为一种独立
的补充教学策略， 研究者不仅应对教学策略本身
的有效性进行研究， 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
整体开放的系统来进行研究。 同伴互助学习作为
一种特殊的学习活动， 整个活动过程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是在双主体（多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下
的自动控制系统（见图 2）。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
注其与环境即学习场域的关系， 研究其内部的结
构，其各成分因素之间的特点，研究其与行为、智
力、情绪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具体的组织形式等
等。

2. 从对同伴互助学习现象的惟一性确证过渡
到对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接受与容忍。 许多研究
者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通常是在假设的前提下
来开展研究的， 相信这一教学策略在对学生的学
业成绩和非学业成就方面均有显著影响， 而事实
上，作为一种教育现象，许多时候它都会呈现出多
样性和不确定性， 如有研究者认为实施同伴互助
学习是要牺牲学习成绩才能提高其社会情感水平

的； 还有研究者认为固定的同伴互助学习教学实
施实际上却是强化了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等。 因
此， 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教学策略在实际实施
中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这将是未来研究的关注
点。

3. 在考察同伴互助学习活动与结果的因果关
系时， 要由直接的单一线性联系过渡到多维线性
联系，甚至非线性联系。 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
学习活动与结果之间的单一线性关系是不存在

的。 未来的同伴互助学习研究应更多地进行多元
变量设计研究，从而揭示出这一多维、复杂的因果
关系， 为教师们提供更有价值、 更科学的教学策
略。

（二）研究方法的发展

从同伴互助学习这一特殊的学习活动的本身

特性来看，极具人文性、社会性，更适合采用质性
研究。 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自己活
生生的生命融入被研究者或研究对象的学习生命

之中， 在与被研究者进行生命层面的互动中更真
实地了解被研究者或研究对象。 这样，大家携手融
入学习活动中， 在研究中实现生命特别是学生生
命的整体优化。 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需要走向多
元基础、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整合的整体主义
方法论。 由于它是基于同伴互相关照的可能性上
的一种有效教学方式，因此，在研究中宜采用作品
分析、经验分析、问卷、访谈和观察等综合性方法
开展具体的研究，以期更加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理
解和洞悉被研究者或研究对象，进而捕捉、描述和
阐释孕育和蕴涵在同伴互助学习中的特殊生命状

态和奥秘。 纵向研究与系列交叉研究应该会越来
越多，研究方法的综合程度会进一步提高，研究方
法会更加现代化。 研究类型也应多元化，应系统地
分析纵向研究与横断研究，个案研究与成组研究，
常规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现代化研究等

等。
（三）研究中更大范围的整体化趋势
之前所得到的研究成果， 大多是基于美国当

地的研究背景而产生的， 那么同伴互助学习作为
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 其在世界各国推行时如何
本土化？其本土化的特征是怎样的？作为一种新的
学习方式，从其研究范围拓展而言，横向则发展为
与其他学习方式的整合研究， 纵向则深入认知心
理发展层面展开研究， 这样才能揭示更多的学习
规律，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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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ive of Peer-Assisted Learning
Research in Foreign Countries

ZUO Huang，HUANG Fuquan
（Center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Peer-Assisted Learning （PAL）,a new style of instructive idea, which has profou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is developing very quickly outside China. It is used extensively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with
three styles：as a structur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a curriculum and as a tool for training thinking skills.
PAL will be developed in the learning field, training institu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its extension of form and combin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prospective.
As fo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he all-wave studies will base on the holistic methodology and focus on the
whole of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opened system.
Key words：Peer-Assisted Learning；Class-wide Peer Tutoring；Reciprocal Peer Tutoring；Paired Thinking；
Paire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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